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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军进军西藏，是一次悲壮的旅程，是我

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根据军旅女作家裘山山

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改编的电影《我的格

桑梅朵》，用电影的语言和手法，艺术再现了半

个世纪前那悲壮的一幕……

电影和小说不同，它是一门综合艺术。该

片导演忠实于原著但又不拘泥于原著，在影片

中用艺术的手法再创作，用手中的镜头捕捉亮

点，挖掘人物心灵最深处的东西，让我们在感动

之余，再一次领略了具有裘山山风格的电影作

品。

影片主要讲述了几个女兵的故事。裘山山

是写女性的优秀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千姿百媚，

或美丽，或深沉，或灵动，或优雅，或忍辱负重，

或勤劳善良，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

影片中的“我（白雪梅）”是故事的主角，也给观

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女军人之美。在进军西藏

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中，女兵队只是其中一小

部分。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兵，都是刚刚开

放的花朵，就像盛开的格桑花般美丽、纯洁。她

们热情、开朗，充满朝气，富于幻想，每一个人心

中都有自己的梦想。她们是女人，却比同龄的

女人少了些娇气，多了些豪气，因为她们是军

人。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注定了她们要付出更多

的东西：青春、快乐、自由、情感甚至生命。在时

刻与死神作伴的进军西藏的路上，她们没有被

严寒、缺氧、饥饿、劳累、战争等困难吓倒，而是

与男兵一样勇敢，一样坚强。战场救护、宣传动

员、护送物资，她们是男兵眼中最美丽的格桑

花，最值得记忆的骄傲。因为条件太差，没有必

须的卫生用品，她们把被子中的棉絮掏出来用

了，睡觉时只能受冻。即使这样也毫无怨言，依

然坚强乐观，积极向上，不拖大部队的后腿，从

不落下一步。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历来是我军的优良传

统，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进军西藏的

漫漫征程中，许多军队干部宁可自己挨饿受冻，

也不忘生死一线的战友。在四川道孚，粮食紧

缺，警卫员想方设法找了点白面烙了两张饼让

欧团长吃，欧团长却大发雷霆：“让我吃饼，你让

我的兵吃什么？”在行军途中，当欧团长看到女

兵队被子里的棉絮被掏空了，女兵们受冻时，心

情十分难过。他专门开会动员，要求各班拿出

两床被子送给女兵队盖……这一桩桩一件件感

人至深的故事，不由的让观众流下了热泪。这

就是我们的团长，这就是我们的干部，是千千万

万个热血军人，铸就了不朽的军魂。我们的军

队，就是凭着这个传统、这种精神，才战胜了无

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才能够进军西藏，从胜利走向辉煌。送被子这

场戏虽然不长，却极具震憾力，演绎的也最动

人、最成功。人物形象此刻也得到了升华。

爱情是文艺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白雪

梅和欧团长的爱情是纯洁的，特别的，也是感人

的。它不是《乱世佳人》中的爱，也不是《泰坦尼

克号》中的爱，他们的爱是含蓄的，真诚的，具有

特别味道的军营中的爱、军人间的爱、军人间的

情。白雪梅是一名普通的女战士，欧团长是一

名中层指挥员，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他们互相

爱慕，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却没有赤裸裸的

表白，而是深藏于心，互相关爱对方，互相鼓励

对方，默默地为心上人祝福。一包莎琪玛，一块

河卵石，一个甜蜜的微笑，一声温暖的问候，就

是他们爱的表白，就是他们情的信物，就是他们

思念的源泉。军人的职责和身份决定了他们不

能为爱痴狂，不能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他们的爱

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建立在革命事业的基

础上的。白雪梅和欧团长如火的激情鼓励着他

们英勇战斗，不断前进，希望能够早日胜利，早

日品尝爱情的果实，早日到达他们心目中的天

堂。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惨烈、血腥的战斗

场 面 ，就 是 主 要 战 斗 —— 昌 都 战 役 也 一 笔 带

过。而充盈全片的是一种空旷、坦荡、无垠的壮

美；是一种明朗、清丽、淡淡的爱的情愫；是一种

回首往事的梦幻般的意境；是忠实于原著的一

份隽永与挥之不去的军人情结。这样的爱情，

让观众感到真实、可信，同时也增强了影片的美

感。

西藏壮美的景色是飘荡在全片中的一条五

彩的哈达：气势磅礴、横空出世的雪山，纯洁清

冽的江河水，湛蓝湛蓝的天空，棉絮般飘浮的白

云，一望无垠的草地，美丽动人的格桑花，随风

飘扬的经幡，成群结队的牦牛……所有这些美

丽的画面，把西藏勾勒成了天堂。

春雪化尽，天地间仍有它的气息

野花细小的手想抓住露水

草青色的时光啊

我的青春早已滑落，明月一样滑落

我还记得月亮落下的地方

一座城池，它的名字叫拉萨

在这里我曾经历雪莲花般的爱情

明月是我的心脏

上弦月，下弦月

短暂的一生中，有多少缺憾

当黑夜来临，颗颗泪水夺眶而出

泥土的身子一派潮湿

泥土中的沙子，破碎的石头

什么时候能从我心里分离出来

人间变化，春生夏长

我的爱情焕发新的希望

花朵的旁边，草叶眨动

春天的我一刻不忍合眼

像春雪一样，这一世

我多想像春雪一样，清清白白

纯粹，不掺一丁点儿杂质

一旦消失，就不留一点痕迹

我祈祷，下辈子回来

我热爱的鲜花只开在我手心里

我的双手只在一个叫拉萨的地方张开怀抱

晚饭后在桥头散步，接到张莹的电话。我知

道她在山南市人民医院的援藏工作即将结束，于

是便聊了起来。

“我在金沙江畔的朱巴龙驻村，从你进藏，没

去看望你。”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将近一年。说实

话，我刚来的时候盼望日子过得快些，结束就回

家；要结束了，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些舍不

得。”

“说详细些，舍不得那里的什么？”

“舍不得这里的人，舍不得这一片天地。”

“先说人吧。”

“我们都在平原地区长大，很少接触少数民

族，对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知之甚少。来到

山 南 ，往 大 街 上 一 望 ，忽 然 觉 得 自 己 是 少 数 民

族，因为多数人都是藏族。我从皖北康复医院

来到山南市人民医院，透过藏族同事的眼神，读

出他们的期盼。我与他们的交往从业务入手。

我 怕 他 们 听 不 懂 普 通 话 ，这 种 担 心 是 多 余 的 。

除 了 一 些 专 业 技 能 知 识 ，我 们 的 交 流 没 有 障

碍。我是一名财务工作者，结合医院的收入与

支 出 ，给 同 事 讲 解 如 何 学 习 政 策 、怎 样 遵 规 守

纪 ，如 何 造 表 、怎 样 归 类 ，如 何 发 现 问 题 、怎 样

处置疑点。当他们听懂了要点、掌握了技能，脸

上会露出憨厚的笑容；如果他们听不明白、理不

清账目，脸上往往显出无奈的样子。遇到问题

时，我会一再讲解，同时手把手地反复教他们操

作。财务报表的专业性很强，做好了，能够促进

单位的整体发展；做不好，可能导致单位的大事

小情剪不断、理还乱。正像一位藏族同事所说，

想不到通过一张财务报表就能了解掌握一个单

位的大致情况；通过一沓票据，基本上能判断一

个人的人品。”

“谈的都是工作。生活中有没有感动你的事

情？”

“有啊。同事尼玛邀我去她家做客，我有些

犹豫。看着尼玛的诚实劲，我不忍心拒绝。来到

她家门前，我惊呆了，这是一栋带有院落的二层

小楼，从院门到室内，可以用雕梁画栋来形容。

让我没想到的，是院落正中相当于天井的地方装

上了钢化玻璃，冬天可以保暖，丝毫不影响阳光

照射进来。不说室内如何，单这个像温室的院落

就成为一个会客厅，或者说茶叙的好地方，周围

墙上错落有致地镶嵌着装有相框的照片。我指

着一幅黑白照片问尼玛，这张毕业照中哪个是

她。尼玛让我找。我的手指对着照片中的一个

个女孩，不时地抬头看看尼玛的脸庞，突然兴奋

地说，这个就是你。她笑了。她说，这是在西藏

藏医学院毕业时的全班合影，现在学校升格了，

叫西藏藏医药大学。我问她为什么房间装饰得

那么好，还有文化品位。她对我提出的问题有些

不解。她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如今收入高、条件

好，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幸福指数上

升，也有利于做好工作。你家在内地，肯定比我

家漂亮多了。我不自然地一笑，心想，尼玛的家

就是一栋别墅，在内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让我

佩服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如此乐观，好像从来

没有什么烦心事。比如，我们二胎放开了，生个

男孩，想着第二胎是个女孩正好；反之亦然。如

果不是一男一女，怎么生都不完美。生两个男孩

感到压力大，甚至为此哭一场；生两个女孩感到

断了香火，出门觉得有人看不起自己。藏族从来

没考虑到孩子的性别，男孩长大结婚到女方家住

不以为奇，女孩成家赡养老人丝毫不比男孩差。

尼玛就是这样，丈夫是大学同学，从拉萨入赘到

她家。内地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在西藏，一个女

婿就是一个儿子。”

“我们考虑的事情确实比藏族人多，所以感

到累。”

“我问过尼玛累不累，她说有什么累的，上班

时把工作做好，下班了享受生活，生命走到尽头

喂秃鹫，一生都不污染环境。”

“说到天葬，自然想起刚才你说的舍不得那

一片天地。”

“听说山南这个地名，我以为不是平原也是

一片开阔地，谁知道来到这里才发现周围都是

山。”

“我明白，你是根据家乡名称推断的，我们生

活的地方在淮河北边，叫淮北。雅砻大地位于念

青唐古拉山南面，统称‘山南’。这两个地名体现

不出地形地貌，都是根据附近山河的位置而命

名。”

“淮北的相山海拔 300 多米，爬到电视塔就有

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因为周围是平原。山南

市的泽当镇海拔 3500 多米，零头都比相山的海拔

高。我这回见着山啦，天天生活在山窝里。夏天

到了，水仍然那么凉，当地人敢用河水洗头。这

几天淮北的温度有三十七八度，我在这里还穿着

春天的衣服。山南成为我的避暑胜地。”

“我以前说在拉萨往往穿着秋裤过夏，你们

不相信。这次在山南住上一年，该相信了吧？对

天有什么看法？”

“蓝天白云，真真切切。空气清新，挺宜居

的。刚来时出现轻微的高原反应，在同事提醒

下，注意一下过去了。要不是海拔有些高，我真

想在这里住上一辈子。”

“在山南住一年可以，真在那里住一辈子，连

我都不会同意。丈夫在淮北工作，孩子在四川大

学读书，你不回去，这可能吗？”

“大山，先不要说我。从出生到工作，你在淮

北过了 30 多年，怎么拖家带口在拉萨住下来？不

是一年，不是三年，也不是十年八年，而是干到退

休。请问，你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电话没有挂上，我却无语。

是呀，我劝张莹回家，为什么自己待在西藏

不走？张莹感到一年援藏时间过得快，我在西藏

已有十多个年头，是什么让我们对西藏如此留

恋？三言两语说得清吗？

从亿万年前走来

定格在蓝色湖面

仿佛从未想到

在雪山之下

在晶莹之上

闪耀冰冷的光芒

时光依旧遥远

笼罩苍茫大地

一个声音在低低呼唤

穿越千年风雪

回荡祖先的记忆

仿佛注定今生相见

仿佛冥冥之中的约定

一个家族的远古预言

流传在山水之间

倒影在恒久的天空

我无法看见

那风中绽放的花朵

摇曳世代的传说

一寸一寸消失

洁白的身影

裸露的石头

把寒冷留在大地

冻成一段段传奇

我退得更远

触摸撒木湖水的清凉

一点一点

仿佛久违的心跳

透澈心中的火焰

奔腾而下的火焰

燃烧千年孤寂

深邃的凝视

守护雪山的村庄

阳光打在草尖

青草的味道绵延千年

又一个轮回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快乐的歌声升腾起来

升腾起来

我在湖边等你飞来

与柔风私语

与青草共眠

在湛蓝中漫步一生

在神话中突然苏醒

千万盏灯火

点亮大雪的夜空

照亮曾经的来路

让我们在漆黑的夜晚

一次次泪流满面

天空的泪滴

蓝色的火焰

雪山之下

晶莹之上

是什么来了又走

是什么走了又来

是什么在大雪之外

陪着我们

一起回到青稞的家园

（注：萨普冰川位于那曲

市比如县羊秀乡境内，最大

特点是海洋冰川与山岳冰川

共存；冰川下面是神奇美丽

的撒木湖，为千年冰雪融化

所形成。）

萨普冰川

张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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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山

一 曲 壮 美 的 生 命 赞 歌
——看电影《我的格桑梅朵》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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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拉萨（外一首）

王笑风

雪落下的时候

什么正在缓缓升起

最后一场雪

春天的雪，反倒像张旧报纸

我读到冬天将临的消息

和爱人模糊的脸

一粒粒，春天的雪

就在眼里开花，随即凋谢

不留踪影

这样的阅读没有声音

在心里悄悄进行

雪，一边下一边融化

渐渐露出去年的草根

雪让我们重读往事

比雪还凉的往事

大地上黑的草根！

整整一冬被雪覆盖

整整一冬，在大雪下面

我们把草籽般的一颗心收紧

一场春天的雪

再次包容弱小的心灵

一场春雪再现一生

幸福和忧伤一一融化

深深渗进我们的生命

雪啊，当雪一点一点化尽

我看见草根像手指一样

一遍一遍抚摸春天

春天，这小小的女孩，面孔微红

别制止她清凉稚气的歌声

嗓子里的雪，怎样把它珍藏

雪啊，雪在大地上消失

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什么

最后的一场雪

怡然自得 唐晓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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